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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渊名字的历史价值
! 许伟忠

秦渊的名字远不及秦
观那样熠熠闪光，但是这个
名字以及他十分简略的生
平，却对考证并确认秦观故
里、家族重要成员以及秦氏
后裔流向等具有十分重要的史料价值。

秦渊的名字首见于《四库全书》收录的《绍兴
十八年（1148）同年小录》。古代科举考试中同榜
登科者相互尊称“年兄”，所谓《同年小录》，即同
科登第进士的花名册，附有个人简历，有点类似
于某某届大学生通讯录。纪晓岚等所撰《提要》
云：“考宋时廷试于榜唱名，谒先圣先师，赴闻喜
宴。列叙名氏、乡贯、三代之类具书之，谓之同年
小录。”然由于年代久远，“宋代同年小录今率不
传”，仅存两部，一为宝祐四年（1256）榜，“以文
天祥、陆秀夫、谢枋得三人为世所重”而留存；一
为绍兴十八年（1148）榜，“是榜以朱子名在五甲
第九十，讲学家亦递相传录”。“朱子”即大名鼎鼎
的朱熹，这一部《同年小录》得以传世，实实在在
是沾了他的光。秦渊名字列《绍兴十八年同年小
录》二甲：“第十九人秦渊（右迪功郎）扬州髙邮县
武宁乡左厢里。”对于其名氏、乡贯、三代有如下
记述：“秦渊，字处静，小名郭哥，小字仙卿，年三
十六，三月初一日生。外氏江偏侍下第二，兄弟三
人。二举。先娶王氏，再娶蒋氏。曾祖詠，故内殿
崇班，赠左朝议大夫。祖定，故朝奉大夫，赠左中
奉大夫。父规，故右朝奉大夫。本贯扬州髙邮县武
宁乡左厢里。祖为户。”

秦渊名字还见于秦氏《高邮支谱》。这部族谱
始修于明万历三十四年（1606）七月，清顺治十
四年（1657）、光绪二十九年（1903）先后重修。此
谱在《少游公文苑传》后，附载“秦定，观之诸父”
一节，其后述及其孙，“秦渊，朱熹同榜，高邮武宁
乡三垛村籍。”短短十五个字，特地提到“朱熹同
榜”。朱熹被誉为入学之集大成者，可见秦氏后裔
是以自己的先人能够与之同榜而感到非常自豪
的。

关于秦渊，史籍记述仅此而已。至于其宦迹、
品行以及是否有文学方面的成就等，则不得而
知。但这仅有的记述仍非常珍贵，它的史料价值
至少有以下几点：

其一，与秦詠墓志互为印证，有助于确认秦
观祖父的生平。秦观祖父曾在南康（今江西省庐
山市）为官，其官职为承议郎。长期以来，因史料
缺乏，秦观祖父的名讳一直被认为“无考”。秦少
游在诗文中一般称之以“大父、先祖”或“承议郎、
议郎”，《送少章赴仁和主簿》有诗句，“先祖实起
家”“议郎为名士”。嘉庆二年（1797）秦瀛编纂
《淮海先生年谱》仅云“大父承议府君，讳某”；
2002年版徐培均《秦少游年谱长编》亦仅有“大
父某，承议郎，曾官于南康”十余字，名和字皆阙
如。2011年6月17日，扬州蜀冈路南延段建设
工地发现两合宋代墓志，经扬州市文物考古研究
所考古人员现场调查，确认墓主就是秦观的祖父
母秦詠夫妇。墓志抬头为《宋故内殿崇班致仕秦
公墓志铭并序》，志文云：“公姓秦氏，讳詠，字正
之，其先仕江南有显，后徙淮南高邮家焉。”夫人
为朱氏，受封长乐县君。对秦詠生平、家族世系、
辞世之日、安葬之地等均有清晰记述，其世系往
上推至秦詠的曾祖父，往下延及子 3人、女 3人
和孙8人，秦观列“孙8人”之首。然因缺少其他
史料佐证，有研究者对此持有一定程度的怀疑。
而有了《绍兴十八年同年小录》这一带有官方性
质的文献佐证，墓志中有关秦观祖父的生平事迹
便不再是孤证。《同年小录》中秦渊“曾祖詠，故内

殿崇班”，与墓志“宋故内殿
崇班”“公姓秦氏讳詠字正
之”相同；志文载秦詠有子
“完、定、察”三人，次子秦
定，而《同年小录》则写明秦

渊“祖定”，两相吻合。两者比对并参照相关史料，
基本可以确认：秦渊为高邮秦氏家族中人，其曾
祖就是秦观的祖父，姓秦名詠字正之，曾在南康
（今江西省庐山市）为官，职务为承议郎，晚年在
“内殿崇班”位置上退休。其祖父秦定是秦观的叔
父，这在秦观诗文以及《年谱》中多处提及，无须
赘述。其父秦规，曾任右朝奉大夫。“规”字部首
“见”，与秦观兄弟三人名“观、觌、觏”部首相同，
可见是叔伯兄弟关系。秦詠孙八人中，秦观为长，
应为秦渊的门房大伯。秦观子秦湛，秦规子秦渊，
其名偏旁皆为“氵”；秦湛字处度，秦渊字处静，显
然为平辈排行。两人年龄有差距，依据《同年小
录》，秦渊 1148年 36岁，而秦湛元祐五年
（1090）已经进京参加礼部会试，政和年间
（1111-1117）已在常州通判任上，两人年龄差
距应在40岁上下。这个年龄差距在聚族而居的
大家族中，亦在合理的区间之内。

其二，可以证实秦观故里高邮武宁乡左厢里
的存在。关于秦观故里，文史界一般认可在“高邮
武宁乡左厢里（今高邮市三垛镇少游村）”。始修
于明万历三十四年（1606）的高邮《秦氏支谱》中
《高沙秦氏族谱源流》载：“唐时籍属会稽，东海钓
者系其远祖也。天宝末避乱，分徙淮海，居高沙武
宁乡左厢里。”其中“东海钓者系”即秦观引以为
自豪的远祖、盛唐时期著名诗人、自号“东海钓鳌
客”秦系字公绪者；“高沙”则为高邮别称。秦瀛
《淮海先生年谱》载：“先世居江南，中徙维扬，为
高邮州武宁乡左厢里人。”但由于这些文献记载
出现较迟，分别为明代和清代，因而近年有研究
者对秦观故里在武宁乡左厢里提出质疑，甚至否
认北宋时期“武宁乡左厢里”这个地方的存在。
《同年小录》明确记载，秦渊“本贯扬州髙邮县武
宁乡左厢里，祖为户”。这个记载的时间为宋高宗
绍兴十八年（1148），距秦观辞世仅 48年。秦观
时代，高邮秦氏一族四世同堂，“聚族四十口”。秦
渊高邮秦氏一族成员身份，有南宋初《同年小录》
与 2011年出土文物宋代墓志相互佐证，至为可
信。因此可以说，秦渊的“本贯扬州髙邮县武宁乡
左厢里”，也一定是秦观故里无疑。

其三，为左厢里秦氏后裔的源流提供了依
据。关于高邮秦氏后裔的迁徙，研究者一般注意
到 ， 秦 观 之 子 秦 湛 在 宋 徽 宗 政 和 年 间
（1111-1118）任常州通判，选择在武进新塘乡
居住，并改名秦村，因而成为秦氏常州一脉始迁
祖。而回迁高邮始祖为秦湛长子秦照后裔、秦观
十三世孙秦昇号福陆公，于元末明初返迁高邮，
其领户帖时间为洪武三年（1370）。福陆公历五
世而分支：钺公字仲扬，居高邮城内；瑛公字仲
宣，居秦家垛；钊公字仲刚，徙居三垛南村（今季
阮村），这在高邮《秦氏支谱秦氏族谱重刊序》有
较详细记述。但是，高邮秦氏的迁徙有一个现象
值得注意：秦湛迁居常州，并不代表高邮秦氏的
举族迁出，所谓回迁也仅指秦观这一脉的回迁。
《秦氏支谱高沙秦氏族谱源流》云：“其在邮未迁
者，则仍武宁乡相传之宗派也。”绍兴十八年
（1148），距离秦湛迁居常州已经过了约 30年，
而中了进士的秦渊登录的本贯仍为“扬州髙邮县
武宁乡左厢里”，这至少可以证明，秦观叔父秦定
这一脉的后人、他的孙子秦渊仍然居住在武宁乡
左厢里。

汪曾祺的江阴情愫
! 姚维儒

汪曾祺曾经在江
阴的南菁中学读过两
年高中，奇怪的是他并
没有为丰富多彩的江
阴高中生活写过文章，
这似乎不符合他的写作逻辑。只是在
《我的父亲》及给同学朱立人的信中提
及到母校，并说：“不知道为什么，我对
这个学校感情不深。”汪曾祺所谓“不
知道为什么”，其实是有迹可循的。

在《我的父亲》一文中，汪曾祺写
道：“我到江阴去投考南菁中学（注：这
一年汪曾祺 15岁），是他带着我去
的。”南菁中学的前身，是光绪八年
（1882）创办的“南菁书院”，清末是江
苏全省最高学府和教育中心。南菁中
学的学生除江阴本地人外，多来自苏
南地区，高邮籍的少而又少。学校的数
理化以及英语教学质量全省有名，但
轻文史，这显然不对汪曾祺的胃口了。
因为汪曾祺的数学一向凑合，据他自
己说是二三年级时由于成绩优异跳了
一级，从此数学便听不懂了，也没兴趣
了。初三时，教几何的顾调笙先生见他
美术不错，一心想把他培养为建筑师，
于是对他的几何功课着力辅导，但最
终收效甚微。顾调笙感慨称：“阁下的
几何乃桐城派几何。”桐城派文章简
练，而几何需要一步步论证，汪曾祺那
种跳跃式的演算，不行！对于自己的
“理弱文强”，汪曾祺本人也是坦承的，
有其打油诗为证：

我事写作，原因无他。
从小到大，数学不佳。
然后，到 1937年夏天时，抗战爆

发，汪曾祺高二暑假回家不久，江阴即
告沦陷，南菁中学自然是再也回不去
了。此后两年，为了完成学业，汪曾祺
先后在淮安、盐城的高中和迁到高邮
的扬州中学借读，但因为要躲避日军
进攻，也只能是时读时辍。直至 1939
年，他决定远赴昆明上大学。

南菁求学的岁月里，汪曾祺正值
敏感多愁的青春期，加之异乡求学的
孤独感，以及学校的“重理轻文”与求
学中断，这些因素综合在一起，也就导
致了他信中所言的“我对这个学校感
情不深”。

虽然如此，但汪曾祺也认同南菁
“是有名的好学校”，认为“现在还是办
得不错的”。他的评价是客观的，南菁
中学办学至今 130多年，走出了陆定
一、黄炎培两位国务院副总理，培养了
“中国机器人之父”蒋新松为代表的十
几名中科院、工程院院士，还有顾明
远、沈鹏、曹鹏等文化名人。“百年南
菁，英才辈出”之美誉，确也并非夸大。

1997年，汪曾祺撰写了自传体系
列散文《逝水》，其中关于求学生活的
回忆文章有《我的小学》《我的初中》两
组，偏偏对高中的“流离式”的求学生
活殊少言及。

人生中最美好的事情莫过于初
恋，有趣的是汪曾祺的初恋就发生在
江阴。

汪曾祺在南菁中
学成绩并不好，尤其是
数理化。他人也不帅，
性格也不见活跃，不过
同学们觉得他还是有

才华的。他的求学生活是很写意的，有一种青春的
忧郁：“我的高中一二年级是在江阴读的南菁中
学。江阴是一个江边的城市，每天江里涨潮，城里
的河水也随之上涨。潮退，河水又归平静。行过虹
桥，看河水涨落，有一种无端的伤感……”

他也曾怀念在南菁中学上学时很喜欢吃的一
种零食———粉盐豆：“江阴出粉盐豆。不知怎么能
把黄豆发得那样大，长可半寸，盐炒，豆不收缩，皮
色发白，极酥松，一嚼即成细粉，故名粉盐豆。味甚
隽，远胜花生米。吃粉盐豆，喝白花酒，很相配。我
那时还不怎么会喝酒，只是喝白开水。星期天，坐
在自修室里，喝水，吃豆，读李清照、辛弃疾词，别
是一番滋味。我在江阴南菁中学读过两年，星期天
多半是这样消磨过去的。”

汪曾祺在南菁中学读高中时，常逛书摊，买一
些便宜的一折八扣书。多是供人消遣的笔记小说、
杂书类，如《子不语》《夜雨秋灯录》《续齐谐记》等，
还有余澹心的《板桥杂记》、冒辟疆的《影梅庵忆
语》等。

在南菁中学读到高二，汪曾祺十七岁，迎来了
他的初恋。

“江阴有几家水果店，最大的是正街正对寿山
公园的一家，水果多，个大，饱满，新鲜。一进门，扑
鼻而来的是浓浓的水果香。最突出的是香蕉的甜
香。这香味不是时有时无，时浓时淡，一阵一阵的，
而是从早到晚都是这么香，一种长在的、永恒的
香。香透肺腑，令人欲醉。我后来到过很多地方，走
进过很多水果店，都没有这家水果店的浓厚的果
香。这家水果店的香味使我常常想起，永远不忘。
那年我正在恋爱，初恋。”

“我十七岁初恋，暑假里，在家写情书，他（汪
父）在一旁瞎出主意。”

汪曾祺喜欢的那个女孩是谁呢？是他同班同
学夏素芬，一个中医的女儿。

“高二有天上学，我们一进教室，就看见黑板
上有人给夏素芬写了一黑板情诗，不是新诗，是旧
体诗，是汪曾祺写的。他跟我们一起看，看了之后，
他自己把黑板擦了。当时不开放，学校不赞成这种
事……”讲述这段陈年往事的也是汪曾祺的同班
同学，章紫。她当时是夏素芬的好友。她说汪曾祺
的这个初恋告白的举动，真是很炽烈，很大胆，可
惜无果而终。“1937年暑假后，日本人攻占了江
阴，江北也在危急之中。汪曾祺不得不告别南菁中
学，随祖父、父亲到离高邮城稍远的庵赵庄避难。
半年后，汪曾祺又在淮安中学、私立扬州中学等校
辗转借读。1939年8月，高中毕业的汪曾祺和他
的同学一起历尽艰难赶到昆明，报考著名的西南
联合大学。最终，汪曾祺顺利考入该校中国文学系
……”夏素芬后来留在了江阴，章紫去了重庆。江
阴一别之后，汪曾祺给她们也都写了很多信。

章紫回忆：“夏素芬在江阴沦陷区，我在重庆
读书，汪曾祺在西南联大读书。我们都出来了，读
大学嘛很无聊，就写了很多信，他跟我写得要多
些。妈妈知道我跟一个苏北男生在通信，还警告
说，你爸爸不喜欢苏北人，他知道了，会不高兴的。
通信的内容，反正是大学生嘛，天南海北，瞎扯一
通，我都记不起了。”章紫说：“那一年我到北京去
他家里做客，他住在北京蒲黄榆路，他爱人施松卿
跟女儿在家。他很会做菜，是个美食家。他悄悄跟
我说：‘当年学校的事儿，不要多说。’可能是指他
跟夏素芬的事吧。”

汪曾祺晚年在散文中曾写道：“高三时江阴失
陷了，我在淮安、盐城辗转‘借读 '。来去匆匆，未
留只字……难忘伞墩看梅花遇雨，携手泥涂；君山
偶遇，遂成离别。几年前我曾往江阴寻梦，缘悭未
值。我这辈子大概不会有机会再到江阴了。”

汪曾祺在江阴读高中的年龄，是情窦初开的
最好当儿，也正是一个对于人生、爱情有了懵懂认
识和向往的年龄，半年庵赵庄的躲难生活，却为
《受戒》攒聚了写作素材。我认为《受戒》写的就是
他自己，至少是借明海来抒发自己的初恋情怀，这
里面有夏素芬的情愫，也有小英子的影子。1980
年 7月 11日，汪曾祺的大姐巧纹去北京，姐弟久
别重逢引发了许多旧的话题，也引发了埋藏在他
心灵深处的一个梦。一个人的初恋是刻骨铭心的，
一个月后的8月12日，汪曾祺的《受戒》问世了。

汪曾祺因“事忙”未能受邀參加南菁百年校庆
感到内疚，但南菁中学 115年校庆之时，亦即汪
曾祺人生的最后一年（1997年，时年77岁），年迈
的他曾为母校作诗：

君山山上望江楼，鵝鼻嘴前黃叶稠。
最是繖墩逢急雨，梅花入梦水悠悠。
对母校的怀念之情，可见一斑。江阴求学生活

的点点滴滴始终深藏在汪曾祺的心里，在人生的
最后阶段，他仍然没有忘记江阴，更没忘记在那座
长江边小城里的初恋。

坐轮船
! 刘金祥

上世纪八十年代前，家乡人不要说出远门，人们有时
在家门口出行或从事生产劳动也得坐船，那多是小的“三
板子”木船或后来的水泥船。

水乡人无论老的小的“玩船”几乎都是一把好手，这好
似草原上的人骑马一样，是一项必备的基本功，因为生活
所需，必须得会。水乡人用船都是通过人力助行。如用竹篙撑船、摇橹、
划桨、拉纤、借助风帆等，遇到哪儿搁浅，船上的人便下河用肩膀扛着
船帮抬起前移。

那时，家乡人到镇上就算是进城了，而有的人一生也没有进过
“城”（集镇）。缘何？一年到头除大年初一上午，其余364天半生产队
几乎每天都安排农活，下雨了还得补上“早工”“夜工”。再者“无事上街
小破财”，一天做了几分、十几分工，折算下来就是几角钱，谁舍得？故
当年没有相当特别的事，人们是不去镇上的。

别看时大伯难得出门，可他却是个老时髦。因为他的一次“乘船”
故事一直流传到今天。

一天早晨，时大伯到镇上供销社卖自己织的“麦秆辫子”，因为织
得多，卖了三四块钱呢！这次他没有亏待自己，先到“馆子”里下了一碗
馄饨吃，又买了两只麻团、两只烧饼，准备带回去给老婆孩子吃。然后
在街上转了转，当他转到轮船码头时惊呆了：他看到了轮船。听人说这
家伙不用篙子撑，也不要人摇橹，就能在水里行走。他越看越蹊跷，当
即决定坐一趟体验体验。他到码头售票处买了张票，从镇上到苗圃，一
角五分钱，从上午10点多等到下午1点半上了船。

票上没有指定座位，他不识字，也看不懂，但他很聪明，径直就坐
在靠近窗户的长板凳上，面朝船头，他要看个究竟，看这东西没橹没篙
没桨在水里到底怎么行走。轮船发动前，他几次要到船头去看，都被服

务员拉到船舱里：
“你掉到河里怎么弄？”
“我会游泳。”
“你知道船下面的螺旋桨吗？”
老时愣住了，半天没说一个字。他根本没听说过，更听

不懂。
轮船发动的一霎那，他不觉身体突然往后仰了一下，自言自语道，

这家伙力气不小啊，好在听了服务员的话，不然，要是真的跌到河里，
碰到下面那个什么桨就不得了了。

轮船在水上快速地行驶，他目不转睛、痴痴呆呆地看着船尖两边
飞出的一束束浪花和大大小小、活蹦乱跳的水珠。

大约过了半个把小时，离镇上十来公里的苗圃码头到了，他听到船
上有服务人员喊：“苗圃到了，请到苗圃的旅客准备下码头。”这么快呀！

时大伯去苗圃做什么？其实他一点事也没有，完全是在兴奋之余，
想看个稀奇，坐个稀奇，而且他根本就没考虑过怎么回去。第一次到苗
圃，虽说离家不远，可人地两生，认不得路。好在他脑子灵活，下船时就
留了个心眼，问船上服务员：“我回去还搭你们船啊，你们船几点到？”
“明天中午12点左右。”服务员答道。

啊，今天不回头啊，还要等到明天啊！那怎么行呢，我还答应队长
下午回去挑泥渣的，十几分工呢！时大伯当即决定：往家走，反正不远，
轮船走十来公里就是个把多小时，到家也就十几里路。可是这一走就
走了三四个小时，路不熟悉，好在他会水，遇到几处没桥的河道就洴
河，小褂子、裤头儿、买的东西托在手上踩水，但到家时天已经乌黑了。

虽说泥渣没挑成，十几分工没有拿到，还被队长批评了一通，但时
大伯不后悔，反而很自豪，因为他是通庄上第一个坐轮船的人。


